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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期，国际上半导体
发光二极管（通常简称LED）的研究
有很大进展，主要是日本科学家做
的进展，发现氮化镓（GaN）基的蓝
光 LED 有很高的电光转化效率，可
以制备出功率很大的蓝光LED。北
京大学介观实验室从事LED研究组
的科研人员提出，要从原来的砷化
镓（GaAs）基红光 LED 的研究转向
蓝光LED的研究。

甘子钊作为实验室的负责人很
支持他们的意见。而且很快国际上
也出现了利用这种蓝光LED配合上
荧光粉，制备高效率的发白光的半导
体照明 LED 的研究工作，这真是从
爱迪生发明电灯以来，又一次照明技
术重大发展的机会。我国半导体界
认识到了这个机会，北大、科学院半
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等等都行动起
来，从不同角度投入这个研究。

甘子钊作为物理系当时的系主
任还有一个特别的考虑：过去综合
大学理科的培养目标是大学教师
和科学研究人才，随着大学教育的
扩展，随着产业技术的进步，应该
考虑将来有相当部分的毕业生投
身产业发展，成为“理科工程师”。
所以他特别重视这个半导体照明
产业发展的机会，希望从这个过程
中显示出物理学科对产业发展和
产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也希望直接
认识发展产业需要的理科培养人
才的特点，怎样培养产业需要的人
才。因此他决定自身也要努力地

直接投入到产业发展过程中。
九十年代末，北京大学物理系

和介观物理实验室就开始探讨与
产业界深度合作的方式，2000 年在
上海建立了北大蓝光公司，进入了
蓝光、白光发光二极管的生产。

“噢！也可以说从九十年代末开
始，我就一定意义上下‘海’啦！哈
哈！”甘子钊笑着说。“参加产业发
展，努力推动物理研究与产业发展
的结合，也是有许许多多要学习，
要改变的地方，真是如鱼饮水，冷
暖自知，很不容易啊。2008 年北大
还和东莞光大集团合作，建设以半
导体照明产业为主的企业群，也算
是作为广东人为家乡服务吧。”

现在，半导体照明已经成为世
界照明产业的最大部分；在包括北
京大学在内的中国科学界的努力
下，我国半导体照明产业已经是一
个大产业，占世界半导体照明产业
最大的份额；半导体照明产业每年
对我国 GPT 的贡献近 7000 亿元
（2000 年只有 300～400 万元）。除
了半导体照明外，北京大学物理学
院（从 2000 年开始，原北京大学物
理系和其他几个兄弟系联合成为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在磁性材料、
核物理、医疗物理、超导技术等方
面也都不同规模的推动了一定的
产业发展。事实证明，物理学和当
代产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物理
学科培养的学生也是产业界很需
要的人才！

科学研究要推动产业发展

从信宜镇隆古城走出来的教育家、
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

■ 记者 陈艺平 林夏 通讯员 麦哲伦

2023 年金秋十月，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外道路
两旁，金黄色的树叶如金色地毯铺满街道，黑色的
铁栅栏隔开了校园外的车水马龙，静静的校园只
见到几个人影。下午三点半，从学院门口走出来
一个衣着朴素、笑容可掬的长者，用标准的广州话
向我们打招呼。这个长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著名物理学家、茂名籍优秀教育家甘子钊教授。
他步履矫健、精神矍铄、边走边说，一点也看不出
已是 85岁高龄。

“刚去苏州，给别人‘站台’回来。给有需要的
人站站台打打气，也是老头子的一个用处啊，哈
哈！”甘子钊以幽默风趣的开场白和爽朗大笑拉近
了我们的距离，让现场气氛立即调整到轻松愉快的
拉家常式氛围。在这个愉快的下午，甘子钊更多的
是和记者谈起少年时期家乡的记忆，轻描淡写略过
波澜壮阔的六十多年北京大学求学工作经历。

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信宜山水孕育了很多杰
出人才，甘子钊兄弟也是其中的几位。甘子钊告诉
记者，他们家有三兄弟还有一个姐姐。兄长甘子玉
毕业于中山大学电机工程系，后在国家科委和国家
计委任职，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正部级）；二哥
甘子钧在山东大学毕业，后来曾任中科院南海研究
所副所长；姐姐甘子芬大学毕业后曾任北京机械工
程学院等高校老师。现在兄长和姐姐都已去世，二
哥退休后在广州养老院生活。

甘子钊说，他的故乡在信宜水口镇双山村，当
时的县城是在镇隆古城，他们从镇隆走路到双山要
三个多小时。甘子钊的父亲原来在广州开业做律
师，抗战时期广州沦陷后，逃回信宜。县城里没有
房子就只好借住在镇隆古城的甘氏家祠，叫做甘家
馆的楼上。这种祠堂也是信宜旧县城的一个特色，
县城里有李家祠，梁家祠，林家馆等等，是县里一些
大姓家族建造的给族里来城里读书考秀才的人住
的，真名都是什么什么书院，像甘家馆的真名是旧
学书院；甘家馆楼上是一个厅堂，摆着许多祖先牌
位，两旁有四间房间；他们家就占了两间，其余两间
和楼下的六七间是住着一些姓甘的在县里的职员
和上中学的学生。回信宜后，甘子钊的父母先后生
病，到抗战胜利的1946年，甘子钊的母亲病故了，父
亲也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拖到五十年代初也
病故了；甘家也就只好一直挤在甘家馆生活。听说
六年前，一次大雨后甘家馆已经坍塌了，那时已经
没有人住在这破旧的房子里。

镇隆古城是一个很落后的小镇，那时没有电
灯，自来水，除了酒坊，油坊等手工业，也没有任何
较为现代的工业，解放前连汽车都很少见，现代化
交通就是自行车后座“带客”；解放后1950年底县城
弄来了一台皮带轮发电机，算是有了电灯，但也只
有机关使用，连中学都没有电灯。但是体现出粤西
民众重视教育的传统，这小城里有信宜县立师范学
校和信宜中学，还都是清末民初开办的老校，教学
也都比较认真严格，老师也都是大学毕业的。甘子
钊说：“我是上大学才第一次用电灯，用自来水；才
看到物理仪器，化学仪器；可是如果从书本知识来
说，我没有感觉和大城市来的同学有什么明显的差
距。”

1952 年，新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实行高等
学校全国统一招生，招生人数超过当年的高中毕业
生人数。那时考上高校，就相当于参加工作，学校
提供食宿，家里困难还有助学金。在1954年刚从信
宜中学高中毕业的甘子钊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就来到了北京。

甘子钊说：“我们是七月去湛江市参加高考
的。回信宜后，九月份收到北大的录取函。我从镇
隆出发，经过罗定到肇庆，再坐船到广州，从广州坐
火车到北京，前后十多天。对我来说，是人生头一
次坐汽车，坐轮船，坐火车，吃冰棒，用自来水，用电
灯……真新鲜啊！”

“当年考大学比较容易，高中毕业生的人数比
大学招生的人数少，班里多数人都考上了大学，那
时考上清华北大也不是稀奇事，我只是运气好点而
已。那年我 16岁，看起来还是少年样子，普通话也
说不好。没想到从此就和北大结上了缘，这六、七
十年就一直在北大待着了。”

镇隆古城求学

北京大学物理系是中国第一个物理
系，是 1913 年成立的。现在的北京大学
物理系，是 1952 年院系调整时由原北京
大学物理系，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和原燕京
大学物理系联合组成的。也就是抗日战
争期间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的主体。它继承了老北大严谨治学，救亡
图存的家国情怀，也继承了老清华、老燕
大求实创新，面向世界的先进传统，应该
说是当时国内最强的物理学科基地。当
时又正在强调学习苏联，用的都是苏联的
教科书，评分采取五分制，期末考试都是
口试，课程设置，专业设置都参考莫斯科
大学。当时也特别重视教学，为社会主义
建设培养人才；老师们都特别重视教学工
作，有些老师备课时间都用到一比十，对
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很细很严。

1959年夏天，甘子钊从北大物理系本
科毕业了，他是从物理专业理论物理专门
化毕业的。那时的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
分配工作的，包括有部分毕业生去做研究
生也是统一分配，没有考试的要求。甘子
钊原来的志愿是直接参加工作，做高校教
师，没有表示做研究生的志愿；可是系里
人事部门说：已经决定你们几个留下当研
究生，但是做哪个方向的研究生还没有确
定，你们就先去做接待新生的事情，等决
定了通知你。到九月下旬，通知他去半导
体教研室报到，做黄昆教授的研究生。

黄昆教授是 1946年从西南联大研究
生毕业去英国留学，1951 年响应祖国号
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在英国他
先后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莫特和玻恩合
作，在固体电子论和晶格动力学理论上
做了杰出的贡献，已经成为国际物理学
界的一颗新星。回国后他首先用了很大
的力气，建设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基础物
理课程和固体物理课程。1956 年，按照
当时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要求，在
北京大学建立了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
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当时叫
东北人民大学）五校合办的中国第一个
半导体物理教研室，培养半导体人材，开
展半导体科学研究。黄昆担任了教研室
主任，成为新中国半导体科技事业的主
要奠基人之一。甘子钊原来没有参加半
导体专门化，不认识黄昆先生，黄昆先生
也不认识他，成为黄昆先生的研究生是
人事分配的结果。黄先生当时的考虑是
经过几年的努力，半导体学科已经初具
雏形了，现在要开始探讨一些半导体中
新的器件的物理机理，为进一步发展打
基础。正好当时国际上围绕半导体隧道
二极管的研究比较红火，黄先生就要求
甘子钊开始这个课题的学习和研究。

甘子钊说，那时做研究生没有学位制
度，和留校当教师的不同就是研究生不承
担教学任务，专职跟着导师做科学研究工
作，另外还要根据导师的要求，学习有关
的一些基础书籍和文献，参加规定的几次
学科考试。当教师的第一年试用期间薪
金每月 46 元，一年试用期满后涨到每月
56 元；当研究生的三年读研期间每月 42
元，研究生毕业后参加工作，转正后领每
月 62 元。其实按三年工资调一次的预
定，同年级的毕业后直接做教员的人，第
四年也会调到同样的薪金，做研究生并没
有比不做的高。但是 1958 年以后，我国
工资调整一直停滞，所以我们这批做研究
生的就比同班不做研究生的每月多领 6
元钱，直到 80年代初才拉平。“哈哈，这也
是我命好啊！”甘子钊笑着说。

在黄昆先生的指导下，甘子钊对半导
体中的隧道效应的理论进行了发展，提出
了在半导体锗中，杂质和声子对隧道过程

的影响的理论，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
1963年初，甘子钊从北京大学物理系

研究生毕业了，被留下在系里当教师。当
时国家考虑到中国半导体科学技术和整
个固体物理的发展，提出要开辟“固体能
谱”这个基础研究类型的学科课题，黄昆
教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固体能谱研究室
的主任，甘子钊就在这个研究室工作。按
照研究室的规划，甘子钊和同事们就开始
了固体磁共振和固体光谱的研究。

三年多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66年 5
月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四清工作队的甘子
钊和同事们奉命返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开
始了。但是国家的建设，科学技术的发展
还没有停止。北京大学的教师、干部、学
生（包括文革时期招录的工农兵学员）都
是按照国家需求，按照国家的计划十分努
力地工作。六十年代末，领导提出要抓紧
发展激光科学技术，北京大学物理系，包
括北京大学能谱研究室就努力的开始了
激光科学技术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光学
教研室、能谱研究室的同事们，也包括甘
子钊，就开始努力投入建立激光专业的基
本课程、基本实验，研制多种气体激光器
和基于砷化镓半导体合金的半导体激光
器，招收了几届的工农兵学员，师生团结，
共同努力，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七十年代
初，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发展大能量的强激
光技术，为了落实这个指示要求，甘子钊
和能谱研究室的部分同事，提出并且实现
了国内第一台燃烧型的二氧化碳气体动
力学激光器，在同行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七十年代末，为了分离同位素的需求，甘
子钊和中科院物理所合作，发展了一个后
来证实基本上是正确的多原子分子光致
离解的理论模型，得到同行的重视。也是
和中科院物理所合作，七十年代末就开始
发展光在固体中相干传播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开始实行改革开
放了。中国物理学界迎来了与世界物理
学界直接的、广泛的接触的机会，如何利
用这个机会，深入具体的理解国际物理学
界的前沿，尽快进入世界科学前沿，是摆
在物理学界面前的一个新问题。按照中
国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的协议，1983
年末，甘子钊和其它十多位同事，被派到
美国进行 2 年的工作访问。他在普林斯
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各工作了一年，开
始学习和进行了一些凝聚态物理前沿的
研究，如分数量子霍尔效应，金属绝缘体
相变，磁性半导体量子阱中极化子等。
1987 年随着铜氧化物高温超导材料的发
现，也是因为中科院物理所同事们在这个
过程中做出了一些重要贡献，我国的高温
超导研究“热”起来了，5月份领导决定由
甘子钊担任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首席科
学家，主要工作就转入高温超导电性的研
究。“其实我算不上是什么超导专家，就是
帮着做一些文字起草工作，做点全国各个
单位研究内容的协调，项目的设立等具体
事务；自己也学着做点超导物理、材料和
理论的研究课题。倒是很忙碌，挺辛苦
的。”甘子钊谦虚地笑着说。

同时，为了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物理
学科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甘子钊和物理
学院的同事们提出并建立了北京大学“人
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建议，后来这个实验室在 1992 年正式运
行，他担任了首届主任。在中国开辟了介
观物理这个学科分支。“噢!上世纪八十年
代到九十年代真是我负担最重的时期，除
了超导和介观实验室的工作，我那时还兼
着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主任，管着全系的教
学行政工作，好在那时人还年轻，精力也
还行。”

国家需要就是志愿

从 1954 年九月离开信宜到北
京学习，就快七十年了，甘子钊一直
都在北大度过，“读书教书快七十年
啦！”作为一个大学理科教师，他对
学生反复讲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的
特点是追求真理与造福人民的统
一，做理科学生就要体现这个统
一！你一走入北京大学物理楼的大
门，你会看到六位历史上对北京大
学物理学科的建设做出过卓越贡献
的老一辈学者的雕像。他们是叶企
孙、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王竹
溪、黄昆。他们都是在旧中国成长
的学者，在西方国家留过学，并且取
得过杰出科研成果的著名物理学
家，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体现了
这种统一。

甘子钊说，物理学是一门自然
科学的基础学科。从事物理学的研
究，就是要为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
识“添砖加瓦”；从事物理学的教育，
就是要尽可能准确的向青年一代传
授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识：你贡献
的“砖瓦”对这座知识大厦起的作用
的大小和重要程度，是对你的贡献
评价的标准；你阐述这座大厦的清
晰、准确和美好，是教学水平的估
计。本质上说，是一种非功利的目
标和标准。推动它的本质上不是具
体的功业和利益，而是人类的好奇
心。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无
疑地证明，这种非功利目标的人类
活动，却是从整体来说，给人类社会
的发展，带来最巨大的功利的活
动。学习一下世界工业革命发展的
历史，特别是回顾一下二次世界大
战以来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
进步的历史，就毫无疑问的认识到：
正是这种以追求认识自然科学的真
理，建设人类对自然的知识大厦为
目标的活动，却是给人类带来最巨
大的好处的活动。正是由于这种认
识，毛主席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
科学实验，并称做“建设社会主义伟
大强国的三大革命运动”。邓小平
更把科学技术叫做“第一生产力”。
而且，随着科学越来越进步，从对科
学进步的贡献到对人类生产、生活
进步的贡献，距离越来越短了。前
面说到的固态照明的发展就是近几

十年一个具体的、很有说服力的例
子。选择大学理科专业，首先应该
学习和深入理解的就是这个“统
一”！我们学生爱科学，爱人民，爱
祖国就是这个统一！

作为一个教师和负责过物理学
科的教学行政人员，甘子钊总是要
求学生首先要按照教学计划的要
求，严谨的学习物理学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理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物理学已经是一座非常雄伟，非常
美好的知识大厦，“要站在前人的肩
膀上才能创新！”甘子钊说，严谨求
实，这是北大物理学科的历史传
统！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是做
学生的基本任务！

甘子钊教导学生：作为一名中
国的学物理的学生，要学习我们的
老一代前辈，他们在旧中国千辛万
苦地学习，争取到海外学习，回来为
建立中国的物理学科努力；他们心
里最根本的动力，是他们深深地理
解中国太落后了，太穷了，我国有亡
国的危险，在世界列强的欺负压迫
下，中华民族要“救亡图存”！1949
年解放，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有很
大的进步，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位的
经济大国，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进
步。但是只要深入的、具体的了解
我国国情，就要承认我国还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距离全面的现代化还
有相当距离。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
术上，我们与世界水平差距还是明
显存在的。国际上帝国主义亡我之
心更是严重地存在的。所以，从根
本上说，老一辈学者“救亡图存”的
精神还是要发扬。我们还是要理解

“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无论如何
都别忘了这点。

“从信宜旧城出来，2024年就满
70 年了，这 70 年都在北大度过，总
的说我自认为还是比较努力做事
的。成就说不上，至多算有点苦劳
吧。都满 85岁了，也承担不了什么
新的任务项目啦！帮帮年轻的同
事，不找他们的麻烦就不错啦！”

“对故乡没做过什么贡献，是挺
不好意思的！也没办法啦！”甘子钊
在送我们出来时微笑地背对着半边
天的晚霞谦逊地说。

追求真理和造福人民的统一

甘子钊院士在接受采访。

甘子钊，1938 年 4 月出生，茂名信
宜水口镇双山村人，物理学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甘子钊1954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
系，1963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
任助教，副教授、教授、固体物理研究所
所长；北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北京大
学理学部主任，北京大学现代物理研究
中心副主任，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首席
科学家，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等；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甘子钊从大学到现在六十多年来
一直在北京大学生活、工作，长期从事半
导体物理、超导物理，激光物理、凝聚态
理论等的研究；他学术工作的特点是致
力于凝聚态物理与光学物理的前沿研
究，并力求把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结合
起来，倡导科研工作与产业结合。2022
年获颁中国物理学会终身贡献奖。


